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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男人見到他時，滿臉不可置信的驚詫， 一雙猛禽似的眼睛瞪得炯利，朝他喊

了一聲「嚴英」 。 他猜想這十之八九就是自己的名字 了 。

沮喪的是，入耳 半分親切、熟悉、彷彿找到歸宿的戴覺都沒有。他自是想多問

那男人一兩句，有助讓自己混沌的頭腦最低限度理出點什麼來， 哪怕殺出一縷

蜘蛛絲般細的清爽路也成，但眼下他顧不了那麼多，他的頭奇痛無比， 痛到他

想把手指插進眼窩裡 把那只瀕臨爆開的眼球給摳出來；不僅顱殼和眼球，他全

身犯著說不清的痛， 想開口說話舌頭都不情願搭理自己， 一張臉從裡 到外好似

被攪揉在一塊兒的麵糰，整身骨架子 像要各自飛奔地離散了 。

男人走在前頭，對他漠不關心，回身望一眼都嫌吝嗇，他拖著一隻發麻的腳努

力跟上男人的速度。從背影看， 男人穿著剪裁合襯的襯衫，袖口捲至手肘，有
一副寬肩膀，乍看瘦削，其實是因為身材頎長，仔細瞧就發現襯衫底下繃撐出

結實的肌肉線條。男人走路的速度很快，以輕巧的彷彿蹦跳一般的步伐蹬下台

階，儘管悶住 的兩耳裡 頭嗡嗡作響，他卻戚覺生出幻覺，恍似聽見男人發亮的

皮鞋敲在地面上那伶俐的踢踏聲。

從他清醒過來， 頭腦裡完全就是人們常說的一團糙糊， 爛稠一片，沉甸甸得像

要把他整個人拖拉到地底去似的，胸口也難受，呼吸都得正經減三分，稍微一

使勁就抽痛。可讓人毆覺窒息的不是肺而是腦袋， 腦袋脹的那股壓迫戚弄得人

喘不過氣卟奧恨的是爛沉的腦袋瓜子裡，竟是什麼也沒有的，不可思議的空無！

他什麼也不記得，貨真價實的一片空白，別提他第一個清醒過來覺察到的是自

己身在牢獄中。

這種硬是想不起什麼的戴覺叫人深深不痛快， 也許是尚處於遲鈍，還沒輪到理

性上的不適坦——因為不記褐自己是誰、在哪裡、發生了什麼事而產生的慌張

焦慮；僅是單純本能上的，你拼命想要從 腦海裡喚起某個什麼卻想不起來的那

種急切 的憤慨。平常人開口欲提到某人的名字、方才剛要議論的八卦、想賣弄

的笑話， 一閃瞬卻在腦殼裡 無影無蹤， 越想不起來越著急想， 這類屁大的事給

掉了都讓人氣急攻心，何況他把整個人生都給忘了 。

人在慌張的時候多半敏臧又膽怯，然而人在慌張時也會夾雜著惱怒， 一惱怒，

總是要遷怒於人的，他卻無人可遷怒， 因為腦中不存有任何形式、任何分類的

名單， 眼前只有那個來看守所接他的男人。

走出室外發現原來是黑夜了，煙灰的天空一顆星也看不見 。 上了車他把頭輕靠

在窗玻璃上，橫豎有東西勉強托住他這顆恨不得能自己剁下 的腦袋，總是舒服
一些。眼角餘光瞟到玻璃上映照出朦朦朧朧的自己的影子， 卻不成一個清晰的

輪廓。

夜晚的車窗外黯淡的景致對他來說毫無意義，他什麼都無法辨識， 事物那樣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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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信他這故作漫不經心的態度： 「 那麼是有還是沒有？」

端飛轉過臉，咧嘴而笑，「 還真沒有。」

那笑容坦誠得讓人愉快，幾乎予人頭腦簡單的烕覺，和他那雙銳利的眼睛多麼

不相配。
「 你的個性倒是沒變。」端飛說。

他不明白那指的是什麼。
「符老是誰？」他問。

「符老？該怎麼跟你說呢？這可不好解釋。」

端飛的話停頓下來，他以為他不再說下去了，可半駒後又開了口。
「 總之，你會知道的。」

這麼一句搪塞之詞，把他的種種不滿一下給激了起來，「 我現在這種情勢，什麼

都說不清楚，甚至我根本沒有可以說的，這合該被體諒，不算奢侈，不算任性

吧？而你，怎麼說你知道的比我多，隨便說點什麼都行，你卻如此吝嗇，拒絕

給予你眼前這個可憐又倒楣的人一點線索，對於他的困境和痛苦視若無睹……」

他那脫口而出的一連串聲音像黃蜂躁鬱地拍翅嗡鳴，既尖銳又模糊。

雖然想繼續指責下去，但他詞窮了，腦袋怕真是壞了，裡頭不剩什麼零星渣淳

夠使了！他困窘地停頓下來，等著端飛辯駁，但他什麼表示都沒有。

就是這樣！就是這種沈默，令人不愉快。此時他徹底忘了方才做出的要討好端

飛的結論。

誰知好一會兒端飛卻開了口： 「 不是你想的那樣。」

他瞧見端飛又皺著眉，露出一種苦笑的神情。他將那神情解釋為欲言又止，讓

他想想，他總會繼纘說下去的，總會做出不是那樣那麼是怎樣的解釋，他耐心

抱著期待等，但端飛的話語結束了，一句 「 不是你想的那樣」就是全部，沒有

再多。

他聽見自己的肚子咕嚕咕嚕叫了，叫得起勁，真不可思議，即使作嘔暈眩，整

個人黏稠沈重又疼痛，卻覆蓋不了飢餓的嘶吼，他能聽見胃液和氣體翻攪的聲

音，戚受到吃東西的渴望，畢竟我還活著，他驚奇又戚慨地想。

他正打算開口說他餓了，突然聽見端飛低沈的聲音： 「 我先帶你去見一個人。」

出於直覺，他聽見這聲音裡充滿不確定的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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